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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时值初春，从香港起飞往埃及方向去的

波音747客机上，坐着一位身着一件黑色大

衣、黑色西裤的姑娘， 大衣内那件高领紧身

毛线衣把她那袅娜的身姿衬托得更加迷人，

毛线衣白得透亮的长绒毛与她白里透红的脸

蛋交相辉映；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自然地披

在双肩上，让人不得不对她清丽脱俗的外貌

瞠目咂舌。她， 就是本故事女主人公夏萎

萎，她将与赵团长等人代表中国阿拉伯文学

研究会出席在开罗举办的世界阿拉伯文学研

讨会。 当然，对她而言彻。这次国际性的研

讨会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期待着能否

在那个具有凡千年古代文明史的埃及国土上

遇到她曾经思念达十四年之久的心上人-�D

林耿。瞧，此刻她那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正

凝视窗外， 若有所思。不错， 飞机外蔚蓝的

晴空和不时漂过的洁白的浮云打开了她记忆
寻

的闸门 她的思绪回到了令人难忘的十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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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的一天中午，滨城大学的校园内异常炎热，树上

的蝉儿“吱呀、吱呀”地叫唤个不停，一条大黄狗吐着长长的舌

头匍匐在湖边的柳树荫下“吭阿吭阿”地喘着粗气，悠长陡峭的

水泥路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分外刺眼；树上的知了拖着长长的嗓

门叫唤个不停，吵得人心绪不宁，无法人睡。

在这样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午休时间，英语系86级的教室里

传来阵阵热烈的讨论声c

“人们常说，七月七月，是高考学了们的黑色之月，我看哪

我们今年的七月更是乌黑乌黑的。”

“是啊，在这分配之际，我们不正面临着选择与被选择的大

考验吗？"

“这可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刻。”

“要是分到那些不景气的工厂就麻烦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气氛越紧张。 ‘叫。灵通”张悦看到

此情此景，唯恐天下不乱，她用神秘的语气说道： “嘿，你们知

道吗，据‘路透社’ 消息，前两大市外经委、旅游公司、 中国银

行，还有一些大型企业都来咱们学校招人，井点名要英语系的

呢！"

“真的？!” 夏苔芙惊叫道。

翼 “是啊，不过名额有限， 比如说外经委要2人， 旅游公司1
差

人 中行6人 每家大型企业了不起各1人” “小灵通”仗着自永
， ， 。

侄 己有个当人事局长的老爸更加故弄玄虚地说着。

‘勺n此算来几个单位合起来也就要那么12个人，而我们班共
气。 双人，还有16位同学不知何去何从呢。”芙芙忧心如焚地说道。



“咱们英语系的文学苗子、傅学多才的大才女还愁找不着好

的工作？”林耿调侃道。

“这会儿亏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姜丢斜脱他一眼，苦丧着脸

道。

稍过片刻，班长“智多星”徐林提议， “要不咱们来玩个游

戏怎么样广

“什么游戏？”英宁迫不及待地问。

“抓阉。”他一字一顿地说。

“抓闸？”大家异口同声问，似乎对这个处事向来就一本正经

的班长提出这样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游戏深表怀疑。

“是啊，抓阉。也就是说我们先裁好28张纸片，在其中12张

上各写一个单位名称，剩下的写‘其他’，然后，将这28张条子

卷起来，每人只能抽一张。”徐林解释着。

“这主意不错！"

同学们一致表示赞成。

接着，教室里闹腾开了，有的剪纸片，有的写字，有的叠纸

片。不一会儿，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芙芙将放在纸盒里的纸团使

劲地搅了搅，郑重其事地宣布：“抽签仪式现在开始。”

在座的9人在心里默默祈祷一番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小；乙

翼翼地将手伸迸纸盒里，细细掂量一会儿才决定抓哪个纸团，那

情形好似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辜辜学子不是抓着毫无意义的纸

片，而是在抢抓维系自己的命运之绳。

还是张悦利索，她第一个拈到“决定”她命运的小纸片。打

开一看，尖声地大叫道： “哇塞，我抽到的是 咐经委’ 耶。”

接下来其余的人也相继抽到了属 自 的 阉” 英宁 蔡 ;于 己
“

。 、

丽丽和冯睿的签k都写着“中国银行”，而另外三个女同学抽到

的是企业。－平常号称“幽默大王” 的林耿因一时情急，竟将他的 州，

？
命运之“阉”从手心滑落到地上 忙乎了好一阵子才在书桌底下，

）
找出来，掰开细瞧，原来那上面赫然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宇： “旅 。

游公司”

」
。

八人抽到了有名据实的纸条儿，唯独芙芙拈着“其他”。这



“其他”意味着什么？前途未卜凡多愁善感的芙苔暗忖道。

真是无巧不成书，过了一个星期，张悦果真第一个接到录用

通知，被分配到滨城市外经委属下的一个经济信息合作公司。随

后同学们纷纷拿到分配通知，当然结果并不完全与几天前他们抽

到的签一样， 比方说冯睿抽到的签是“中国银行”，可实际上他

却分到了钢铁厂。可不管怎么样，在领到通知书的同学中，总的

情况还算可以，所以兴高采烈地打包离校了。全班仅剩下夏姜

芙、林耿等几个同学在孤寂的校园中翘首期盼属于自己的那张薄

薄的通知书。

周末校园的傍晚更是百籁寂静，妄芙站在窗台前出神地望着

宿舍后面的那棵桂花树，耳听着蟋蟀阵阵烦人的鸣叫声，忽然，

门外响起“咯哆哆”的敲门声。这会儿除了林耿还有谁来找我

呢？她边想边“踢踏踢踏” 向门口走去。

打开门，站在眼前的果然是林耿，他的脸上绽放着一丝难以

抑制的喜悦，便打趣道： “喂，有啥大喜事，这么高兴？"

“我领到通知了，是新石市人事局发的。”林耿激动地说道：

“学生科的余科长说我有可能分配到新石市的旅游公司。”

‘用p正合你意噗，你那一口瓜瓜叫的英语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从而可以施展你的远大抱负了。”

“现在还说不准呢，要报到后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呢？"

“明天。”

“那我就送送你吧广芙苔想都未想就脱口而出。

“我可是一大早就出发哦，你能起这么早吗？"

“你当我是～只大懒猫广她不服气地说着，明亮的眸子闪着

天使般甜甜的笑容。

翼 面对这张熟悉、可爱的鹅蛋脸，他生怕刚才自己说错了什
爱

． 么，赶紧纠正道： ‘哦不是说你是那种爱睡懒觉的人，我只是希
水

侄 望你能多睡一会儿，不要为了我而影响了休息。”

说完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随手翻弄着桌上的一本美国《读

飞。 者文摘》。



“你也真是的，一句玩笑就弄得这么紧张，这可不像平时的

Lincoln哦。”她说着“扑啼”一声自己先笑了起来。

“你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他不无奉承地说。

“是吗？”她扬了扬那弯弯的柳叶眉问，长长的睫毛也随之一

颤一颤地。

“真的，你甜甜的笑声中给人一种天真元邪、毫无杂质的感

觉，听起来像银铃一样又爽朗、又清脆。不过你就是不笑出声来

也给人一种很亲和的印象，因为你有一双会笑的大眼睛。”他极

其认真地发表着他的看法。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她躲过他热辣辣的目光，望着天花

板上那只缓缓爬行的蜘蛛羞答答地说。

“可惜的是明天以后，我就很难听到你的笑声了。”他的话语

中夹着隐隐的依恋之情。

她抬眼瞧瞧他，正欲开口说活，他似乎猜透了她的心思，

说： “虽然难得相见，但可以写信啊。”

“嗯，通信倒是～个保持联系的好方法。你可不准食言哦广

一丝迷人的笑容又爬上了她的嘴角。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怕过不了多久你就把我忘到

九霄云外去了。”他又恢复了往日的风趣。两人的谈话又活跃起

来。那一晚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当然谈得最多的就是毕业后各自

的打算。

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夏芙芙陪着林耿操学校后门小路直奔

车站而去。他俩一路上小声说着话， “嚏嚎嚏”的脚步声在寂静

的小路上显得特别响，偶尔还能听到几声令人毛骨惊然的狗吠。 羊

约摸30分钟后，他俩来到了车站。天已大亮，四周看看，人
一

专
并不多，他俩便朝候车室走去。来到检票口，芙芙说明来意后检

票员便让她跟随林耿进了站台。 测

壁
随着涌动的入流 他俩脚步匆匆地朝前走着。，

爱
走过通道，来到4号站台，眼前停着一列墨绿色的火车。他 伺

俩 言不发地站在那儿彼此对望了好 阵 广播里再次响起

--
一 ～

。 ：

“各位旅客们，开往边城、新石方向去的火车就要开了，请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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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马上上车。”

林耿心一横头也不回地跃上火车，找到位置后，他便从窗户

探出头来向姜妄招手，她急速地跑过去，望着车窗内那张熟悉的

面孔还有那微微挥动的手，进大学第一天夜晚在湖心亭与林耿初

次相识的一幕便浮现在她的眼前。

那天初来乍到，学校里没有熟人，夜幕降临后，她便独自一

人来到湖边散步。站在湖心亭，月光如水一般静静地洒在湖面

上，一阵柔和的清风迎面拂来，轻抚着她疲惫的脸，湖面泛起一

层银色的波澜，湖边的柳条轻轻地摇曳着修长袅娜的身枝。看到

此情此景，芙芙便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蒋，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

甘心做一条水草⋯⋯”一个颇具磁性的男中音由远而近传来，妄

芙好生奇怪，这儿有谁认识我？转身一望，湖心桥上信步走来一

位中等个的男生，黝黑的脸庞上泛着一丝迷人的微笑，那双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正注视着她。艺丢羞得无地自容，慌忙转身，半瞑

真 半怪地道：“你是谁？你怎么随便偷听人家？"
爱

男生落落大方地作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同学 今天报到时
永

，

＆ 就跟在你的后面。”

‘用p你也是英语系86级的？”芙苔疑惑地问。

、s “是！ 敢间小姐芳名。”



“夏菩苔。夏天的夏，芙，一个草宇头下加个白云的云。”

“这个名字好听，那你是夏天的苔芙众生呢？还是华夏民族

的苔姜众生？”男生风趣地问道。

“当然是华夏民族的苔芙众生了。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林耿。”

“林耿？那不是美国总统Lincoln的雅号吗？”芙芙俏皮地问。

Y。u。equl'riri吵t?”男生想活跃一下气氛，竟操起一。流

利的英语。

“以后我干脆叫你hnc。In好了？厂

"OK"

他俩就这么投机地侃了起来。从春秋战国聊到满清皇朝的没

落；从唐初“四杰” 到民国时期的“五君子”；从英国的莎士比

亚到俄国的托尔斯泰；亦或从印度的泰戈尔到中国的戴望舒；从

非洲的好望角到巴西的亚马逊河⋯⋯真是天文地理、文学历史，

进行了好一阵海聊，直谈到斜月西沉、众星倦殆之时，他俩才依

依不舍地道别回各自的宿舍去。此后四年，他俩成了学习上的竞

争对手，闲逻时光的好朋友⋯⋯

“呜-�D”火车刺耳的汽笛声把苔艺从甜美的回忆中惊醒，

她猛一抬头，看到的是“Lincoln”那张熟悉的微笑着的脸，不同

的是眼睛里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那分明是影视剧或文学

作品里常见到的那种依依眷恋之情。

火车缓缓离站，最后消失在苔玄的视线中，她才怅然若失地

离开站台，往学校方向走去。

在百无聊赖 度日如年的焦急等待中 她终于盼来决定自己、 ，

第
命运的录用通知。上面写着： 一

专

经研究决定 你被分配到我市档案局工作 请速来我局， ， 彻

办理有关手续。 壁

壹

饲
云霞市人事局

卜 ?



广

云霞市距滨城市80公里，是姜芙的生养之地，这纸通知书意

味着她又将回到父母身边，应该说是天大的好事，因为父母就生

了她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在她上大学期间，妈妈虽然希望她学有

所成，但依然总盼着放假，能与心爱的女几团聚，说说知心的

话。这下可好了，往后妈妈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自己的掌上明珠

了。可“档案局”对芙芙来说实在太陌生了，这个单位是从事怎

样的工作呢？难道是专门保管个人档案的部门？不对，个人档案

应该是组织劳动人事部门专管的，那么档案局到底是干什么的？

芙芙就这么自问自答又自我否定了一番，最后她索性啥也不

想了，反正报到以后自会知晓。便迅速地收拾好行李于第二天早

晨搭乘班车奔赴家乡。

芙芙在人事局办好手续己近中午时分，所以她决定下午再去

档案局报到。

下午，娇阳似火，姜芙匆匆来到市委大院，走过雄伟壮观的

市委大楼往左拐，再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幽径，眼前便出现一个

铺有黄色琉璃瓦的围墙围成的院子，进了院子，有一幢混凝土砖

木结构的五层楼房。这幢楼虽然外表略显陈！日，但也小巧玲球，

设计别致。

“莫非这就是我未来的工作之地吗广

她在心里问自己。当看见一楼大门正敞开着，她便径直地走

了进去，迎面碰到一位四十来岁、身材瘦瘦的高个男人，他见芙

芙怯生生的样子，便和气地问道： “姑娘，你找谁？"

在 抬头看见一张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满经沧桑的脸庞，她刚
爱

才紧张的心惰得到些许缓解 她定了定神 用甜甜的嗓音解释
永

， ，

侄 道：“我刚大学毕业，上午在市人事局办好了手续，现在⋯⋯”

不等她说完，他就用近乎夸张的亲切语调打断了她的话：

j；。 “嗅，你就是夏芙芙吧？！欢迎，欢迎／说话间热情地伸出一只



手。苔芙受宠若惊，也慌忙伸出她的纤纤素手与他握手。

这时一位中等个、衣着十分得体、皮肤白晰、面色红润、上

了一把年纪但精神婴锑的女人走进来，她一看这情形便猜得八九

分，遂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握住芙芙的手， 自我介绍道： “你就

是小夏吧？！我姓狄，狄仁杰的狄， 以后你就叫我狄阿姨吧。”然

后指着那位瘦高个男人说： “你知道你面前站着的这位男同志是

谁吗？他就是咱们档案局的老当家�D�D司马局长。”

芙苔听她这么一介绍，忙不迭地道： “司马局长好，狄阿姨

好。”

接着，司马带着芙芙来到局长室，刚坐下，狄阿姨就捧来了

一杯清香四溢的绿茶递给芙芙，芙芙忙起身用双手接过茶杯表示

谢意。司马开始介绍档案局的总体情况：

“档案局共有编制16人，但实际在编人数15人，这个编制我

们已经等了好几年了，并不是我们招不到人，而是要文化素质高

一点的不容易，听说今年有应届毕业大学生分配指标，所以我找

到常务副市长，好说歹说总算争取到一个名额，后来听人事局的

老谢说是个英语专业毕业生，我们更满意了。小夏你分到我局或

许是屈才了，专业不大对口，但档案馆作为一个传承文化的事业

机构，当然也有它可供挖掘的内在价值，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库

房里有大把的图书资料供你阅读⋯⋯”老局长抿了一口茶、清了

清嗓子，继续侃侃而谈： “档案局（馆） 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档案局是行政单位，主要负责档案执法、业务监督。指导和培

训；档案馆则是文化事业单位，负责对全市档案迸行接收、整

理、统计、保管及其编研等，也就是说我局馆共16人既要行使对 命一

外的行政职能，又要做好馆内的基础业务工作。所以，工作量比
一

专
较大，局里原有的15人都在40岁以上，你来了，算是为我们单

位注人了新的活力。希望你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发展我市档案 如

蟹
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档案馆大楼于1982年建成 共有面积。 ，

壹
1100平方米，一楼有局长室、秘书科、业务指导科、会议室；二 伺

楼有编研科 管理科 三楼以上为档案库房 约有800个平方

卜
、 ； ， 。

你先喝点茶，然后让狄阿姨带你到各个科室、库房参观参观。” ----



喝了一小口茶，姜芙便起身对狄阿姨说： “狄阿姨， 咱们现

在就去四周看看好吗？"

她俩先来到局长室隔壁的业务指导科，但却是铁将军把门

-�D锁着了，狄阿姨便解释道： “业务指导科主要负责对各市直

机关和本辖区内各县（区）档案局的业务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所以这个科的李科长和小范要经常下单位，这会儿不在，想必又

到哪个单位开展工作去了。既然指导科没人，我们就去秘书科看

看。”

刚到秘书科门口，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狄阿姨

马上跟他打招呼： “你好，李副局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是刚从滨城大学分配来的小夏。”

玄芙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李副局长好！"

李副局长看着斯斯文文的芙苔，即刻握住她的手乐呵呵地说

道： “欢迎、欢迎， 咱们档案局新来的大学生同志。”

随后，狄阿姨把秘书科的三位同志都�D一向丢苔作了简单介

绍。然后，上了二楼。二楼第一间的门框上挂着一块写有“编研

科”的牌子，当她俩来到时门正开着，便走了进去，里面一前一

后摆着两张陈旧的办公桌，但只有一位红光满面、快到退休年龄

的男人坐在第一张办公桌旁，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地

专。乙读报，所以芙丢她俩走进来他竟全然不知。狄阿姨便大声地

喊道： “马科长，读报入迷了？咱们档案局的新生力量来了也不

起身欢迎欢迎。”

马科长听到狄阿姨的喊叫立刻放下手中的报纸，从老花眼镜

框的上方斜脱着眼前这位刚从校门出来的恬静姑娘，过了好一会

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说道： “哦，这位就是前几天人事局从

滨城大学要来的大学生吧？请坐，请坐。”

真 狄阿姨忙摆手道： “不了，我们还得去管理科和库房转转
覆

． 呢。”
水

倔 她边说边领着小夏往管理科走去。

“管理科共有两间屋子，一间是办公用房，另一间是阅档

、；。 室。” 狄阿姨不厌其烦地介绍着。



不经意间她俩已来到一间宽敞的房子里，门上写着“阅档

室”三个宇。靠门口窗台摆放着一张办公桌，屋子的中问有一张

长长的方桌，方桌的四周有几把椅子，靠东西两墙摆放着两排木

制书柜，柜子里装满了目录本。右墙中间开着一扇小门，从这扇

门望过去，里面竟然还有一间约有十来个平方的房间，有几个学

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那里忙碌着，芙芙好生奇怪，便朝那走去，

狄阿姨尾随其后，解释道： “这是整理室，是整理。装订档案的

专用房子。我们科共有三个人，但去年我们接收了一批民国档

案，为了抢救这批珍贵的档案，光靠我们科三个人整理是不够

的，所以特意写了报告争取了1万多元经费专门请了三个人来整

理这批档案。来，看看他们怎么操作。”

说着，狄阿姨拉着芙苔来到那三个年轻人中间。其中一个桌

面上铺着一张千苍白孔的道林纸，上面是用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书

写的名册。苔芙面露疑惑仔细地看着那张陈旧的纸，狄阿姨似乎

猜透了她的心思，便耐心地解释道： “因为这些档案过去没有得

到很好的保护，所以纸张发黄而且生虫了，要抢救这些珍贵的档

案，我们就得先用一张白纸将这些破损的档案材料糊好，再用烫

斗高温消毒。”说着她在桌子上抽出一张洁白的历开纸，再在其

四个角和中问分别抹上些许胶水，然后再将那张发黄的材料纸贴

在白纸上，继而握起烫斗在其上面轻轻一熨， 只听“啼溜”一

声，苔芙仿佛听到沾在档案纸上的那些虫子可怜的呼救声。

从阅档室出来，狄阿姨带着苔芙L了三楼，来到一间库房

前，她从一大堆钥匙中熟练地找了一条将门打开了，一股刺鼻的

味道从库房里冲出来，但狄阿姨却毫无感觉地领着她走了进去， 羊

里面整整齐齐地排放着四列木制双面档案柜，每列有五组。她俩 丁
亏

来到其中一套柜前，打开门，那刺鼻的味道更为强烈，直熏得姜

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顺手抽出一卷档案随便翻了翻，过了一 涮；

蟹
会儿，手竟有点痒痒的感觉 而且局部有点发红的迹象 狄阿姨， ，

爱
见此情景，开玩笑道： “你才在这儿呆了十几分钟就难受了，我 泛

可是在这整整捱了三十年啦”

卜
。

“你真了不起！”苔芙用敬佩的眼神望了她一眼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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